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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中屹立着民族的魂魄
梁斌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1957 年，梁斌长篇小说《红旗
谱》的出现仿若平地一声惊雷，震撼了当时的文坛和读者。
这部被茅盾先生誉为“里程碑式的作品”，迄今已发行 500余
万册、译成7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并被改编成电影、话剧、评剧
和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他写下的《播火记》《烽烟图》《翻
身记事》等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梁斌
留给人们的财富远不止于此，他的剧本和书画作品，他以战
士自比为真理而战的人生经历，他对文学事业的热忱和奉献
精神，都深深地启迪着后来的人们。

4 月 18 日是梁斌诞辰 100 周年纪念日，梁斌百年诞辰纪
念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
会议并讲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主持会议。来自北京、
天津、河北、山东、湖北、辽宁等地的专家、学者以及梁斌的亲
属故友参加了会议。座谈会由中国作协主办，中国现代文学
馆、天津市作协、天津市文联、梁斌研究会承办。

梁斌一生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
士，也是造诣精深的文学大师、风格独具的书法家和国画
家。他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就
受到革命文学的熏陶。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梁斌阅读了
大量的进步文艺作品，16岁就发表了处女作。此后，他以笔
为枪，在战斗间隙勤奋创作，先后发表 30余篇作品。新中国
成立之后，他创作出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和

《翻身记事》《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等，这些作品历经岁月磨
洗，至今依然能够激起千万读者的共鸣。

“满天星斗日，一华落地来”，铁凝追忆了梁斌慷慨豪迈、
百折不挠的一生，高度评价了他的文学创作成就及其为文学
事业作出的贡献。她说，梁斌是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
是一名高擎着真善美的火炬的文学战士，他把一生献给了中
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事业，他留下的《红旗谱》《播火
记》《烽烟图》等精品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的地位和影响，他的名字和作品已经镌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
人的记忆之中。《红旗谱》让人们看到，文学的“经典化”和“大
众化”可以并行不悖乃至水乳交融；而经典文学作品和新媒
介也可以共生共荣，相互扩展和提升。当然，让人感受最深的
还是这部作品中屹立着的我们民族的魂魄、民族的风采。

文如其人，伟大的作品总是和作家伟大的人格相互映
照。铁凝谈到，梁斌是一位视写作如生命的作家。他对文学
怀着虔诚、敬畏之心，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文学与时代、
文学与人民、文学与民族、文学与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关系问
题。“人民”和“生活”始终是他的生命和创作中最重要的两个
关键词。他一生淡泊名利，有燕赵侠士的慷慨豪爽之风。在
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期间，他热心培养、扶掖文学新人，为文

学人才的成长和文学队伍的壮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
我们纪念和缅怀梁斌先生，就是要从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
产中汲取力量，更加深刻地体认我们肩负的沉甸甸的责任，
为谱写“中国梦”的新篇章，为开创中国文学的美好未来而携
手奋斗。

梁斌曾说：“我是 60年一贯制，做一名战士为真理而战，
为真善美而战……并用我的作品参与解放全人类，为共产主
义运动战斗终生。”80余载春花秋实，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对
此作出了鲜明的诠释。梁斌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郑法清谈到，
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翻身记事》，全
景式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
艺术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力量，以他笔下人物的命
运，展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艰难历
程，揭示了中国农民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得到翻身解放，共
产党也只有动员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投入到中国社会的伟
大变革中，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梦想这一真理。

天津市作协主席赵玫、天津市文联主席陈洪、河北省
作协主席关仁山、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程良胜认为，梁斌奋
不顾身投身革命，躬身践行深入生活，笔耕不辍记录时
代，淡泊名利谦逊待人的人格魅力，彰显出他的平凡与卓
越。朱老忠等人物形象开启了中国农民形象的新篇章，丰
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今天再读他的作品，读者依然
可以获得对当代中国的深刻体认，并从中汲取不断前行的
动力。

评论家雷达、白烨、孟繁华等谈到，梁斌的作品经受住了
历史的检阅、时间的考验，影响了几代读者，这正体现了经典
文学作品的魅力。我们应该关注他的作品的文学意义、价值
意义，以及对当前文学、文化及社会现实的启示性意义。

梁斌之子散襄军代表家属致答谢辞，并讲述了父亲的坚
定信仰、执著追求和文学理想。他回忆起父亲对手稿的珍
视，几近哽咽。不管是下放劳动、遭遇地震，还是面对西班牙
收藏者的高价求购，梁斌像收藏宝贝一样珍藏着他的手稿，
直到将它们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如今，这些一人多高的
手稿在展厅里安然静默，讲述着一位人民作家对他深爱的祖
国和人民的真挚情感。

纪念座谈会上，梁斌研究会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最
新出版的梁斌作品。座谈会后还举行了“纪念梁斌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认为，梁斌的《红旗谱》三部曲具
有史诗品格，值得研究者深入阅读、思考。人们应当从传统
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地域文化等多个向度重新解读《红旗
谱》三部曲，为新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文化重构和审美书写提
供精神资源和文化思考。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4月19日，由中国作协创作联络
部和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发展工程首批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名誉副主
席、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丹增，中国作协书记处
书记白庚胜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国作协于2013年开始实施为期5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
学发展工程，就少数民族文学培养人才、鼓励创作、加强译介、
扶持出版、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此
次发布会集中展示了出版扶持、翻译扶持、理论批评建设扶持
3个专项的首批成果。其中，出版扶持专项以“新时期中国少
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丛书的形式推出，每个民族各一卷。本
次发布会推出了壮、回、满、维吾尔、苗、彝、土家、藏、蒙古、朝
鲜10个民族的选本，共10卷19册。翻译扶持方面，推出了《中
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粹》10册和《中国当代文学
作品选粹（2012年）》25册，前者将347位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
创作的优秀作品翻译成汉语，后者将2012年汉语优秀中短篇
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翻译成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
哈萨克文、朝鲜文 5种文字。理论批评建设扶持方面，推出了

《中国梦的多民族文学书写》一书，是去年举办的首届中国当
代少数民族文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14个民族的28位专家
学者的论文。这55册作品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丹增在发布会上谈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全
面实施意义重大，既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维护民族
团结统一，也有利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

文化需求。他建议，在编选作品的过程中，要严把质量关。编选
者不要因为自己不懂母语和视野的狭窄而漏掉那些真正优秀
的母语作品，对入选作品的质量不要因为是少数民族作家而
有所照顾，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把优秀之作挑选出来。

白庚胜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首批
成果的正式出版，是多民族作家共同书写“中国梦”的佳音。中
国作协对这项工程十分重视，建立了严密的组织领导体制，制
订了切实可行的任务书和时间表，确保了工程的顺利实施。在
这一过程中，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文学组织工
作者无私投入、辛勤奉献，表现出极高贵的思想品格、极强烈
的审美追求，使得首批成果能够以这么快的速度和这么高的
质量顺利推出。为推动工程的进一步发展，要继续提高对这项
工程的政治、社会、文化意义，尤其是文学意义的认识，以高度
的责任感、使命感，圆满完成工程各项任务。

在发布会上，新疆作协主席阿扎提·苏里坦作为各卷主
编的代表进行发言，介绍了编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感想；
作家出版社社长葛笑政介绍了首批成果的编辑出版过程；中
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副主任尹汉胤介绍了该工程的组织工作
情况。发布会由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叶梅
主持。

发布会后，中国作协向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民族
文化宫、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社科院民族文学所、中国
现代文学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等单位赠送工程首批成
果图书。

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首批成果发布

本报讯（记者 王杨 李晓晨） “如果有一刹
那，上帝忘记我是一只布偶并赋予我片刻生命，
我可能不会说出我心中的一切所想，但我必定会
思考我所说的一切。”这是哥伦比亚知名作家、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1999 年被检查出淋巴癌时写给读者的句子。15
年后，北京时间 4月 18日凌晨，这位文学大师在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因病去世，享年87岁。他回
归到了只是一个布偶的简单纯粹，留给这个世界
没有终点的解读和真诚透明的怀念。在他位于墨
西哥城的住所周围，人们摆满了作家生前最喜爱
的黄玫瑰，与他在作品里写到的死亡到来时的场
景几乎一样。

1927年，马尔克斯出生于哥伦比亚，1961年
移居墨西哥从事文学、新闻和电影工作。作为拉
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尔克斯以天才般
的智慧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创作出《百
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桩事先张扬的谋
杀案》《族长的没落》《迷宫中的将军》等作品。
1982年，他凭借《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部小说也几乎成为他最被中国读者所熟悉的
作品，而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马尔克斯无疑是
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名字。

他改变了中国作家看待世界的眼光
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在长期的封

闭之后试图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经验在与欧美现
代主义文学的碰撞中火光四溅，无论是创作还是
阅读都遭遇到新的麻烦。此时，中国作家从马尔
克斯那里发现了灵感和摆脱困境的可能。评论
家陈晓明谈到，当时受马尔克斯影响的中国作
家至少有莫言、马原、扎西达娃、残雪、阎连
科、韩少功、刘震云。先锋派作家余华、格

非、苏童、北村、叶兆言更偏向于受博尔赫斯
的影响，但马尔克斯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正像评论者分析的那样，中国当代的许多作
家都从马尔克斯那里获得了意味深长的启迪。
2012年，莫言在获得诺奖的演说中曾谈到，马尔
克斯曾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使他明白一个作家
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在得知马尔克斯
去世后，莫言想起了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作家几
乎是集体阅读《百年孤独》的情景。他说，我不能
说马尔克斯是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但自上
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上的确没有一本书像《百

年孤独》那样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我本来有
过一次与他见面的机会，但因他生病错过了。感
谢这个天才的头脑，他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小说，
他也发明了让自己永生的方式。

评论家李敬泽以“一个亲切的对我有深长
教益的长者的离去”来形容马尔克斯。他认
为，马尔克斯对中国文学具有重要意义，他让
大家看到了另一个世界，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
的观点、态度和方法，他给每个关注文学的人
带来了一种震撼性的影响。很难举例说出他的
作品怎样影响了自己，一个伟大的作家所产生
的影响是静水深流的。他说，我最初读到 《百
年孤独》 时明白，原来文学是可以这样看世界
的，原来这个世界在一个小说家眼中、在他强
劲的想象力和提炼能力中，可以变得如此神奇
绚烂又本质凸显。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
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
个遥远的下午”。30 年前，作家李洱在一辆绿皮
火车上看到了《百年孤独》的这个开头。它奇异的
叙述方式一方面让李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另一
方面又让他昏昏欲睡。当他再一次翻开小说时，
马孔多村带给他一种天地初开的清新之感。他对
马尔克斯小说的深刻印象由此产生，小说叙述速
度之快与传统经验里的中国式家族小说迥然不
同。李洱觉得，《百年孤独》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
说，是小说中的皇冠。它虽然写的是拉美，但每个

中国人似乎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虽然自己
后来的写作与《百年孤独》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仍
然要对它表示敬意。

作家麦家谈到，“马尔克斯是我心中高不可
攀的文学巨匠，这个因为创造了一种新式小说而
伟大的人，像另一个鲁迅一样影响了中国作家。
他的作品如同饥饿状态下遇到的美食，需要珍藏
在抽屉中，不忍心一次吃完。我希望自己还没把
马尔克斯的书全看完，希望马尔克斯的作品一直
像一个传说一样存在，自己从来没有看到、没有
摸过。

孤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在马尔克斯的小说里总是弥漫着挥之不去

的孤独的影子，在获得诺奖的演说中，马尔克斯
以《拉丁美洲的孤独》为题讲述了他对世界、人
类、政治和文学的看法。面对人类永恒的孤独，他
希望在一个未来世界，命中注定处于百年孤独的
世家终会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西班牙文学专家陈众议1989年曾见到过马
尔克斯本人。陈众议问马尔克斯选择题材的标准
是什么，马尔克斯回答：“很难说有什么标准。要
说有，那也只会是一种激情，一种创作冲动。我选
择哪种题材投入创作，从不考虑创作之外的事
情。也就是说，什么最使我激动，我就写什么，竭
尽全力去写。”马尔克斯说，自己的小说具有同样
的主题，那就是孤独。“孤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作家张楚对马尔克斯的“孤独”感触很深，他
认为马尔克斯的经典性就体现在这里。“如今我
们置身于喧嚣与骚动的年代，个体的虚无无论放
大到什么程度，都因为脆弱的特性，愈显得卑微
无力。庞大的历史铺垫出了人生的荒凉，你必须
学会和自己的孤独握手言和。”谈到马尔克斯对
于中国文学的意义，张楚说，马尔克斯提供了一
个特殊的镜像语义，让后来者目睹了虚构的可
能，“这也是我们旁观的绝妙角度，我们因此重新
定位了身处的时代和自己的位置”。

对于国内很多青年作家来说，马尔克斯是他
们文学谱系中的“教父”。徐则臣回忆，自己在写
作之初把马尔克斯看作神一样的存在。整个大
一、大二，他都在疯狂地寻找马尔克斯的作品，片
言只语都不放过，但凡哪本书中收入了马尔克斯
的一篇文字，一定要买下。他说，正是因为马尔克
斯，19 岁的自己才决意开始写平生第一个长篇
小说，而且要写得和《百年孤独》一样长，这部半
途而废的小说手稿，徐则臣一直留着。

作家李浩也把马尔克斯视为自己的导师之
一。他认为，马尔克斯为文学拓展了可能，也
让原本“边缘”的拉美进入到阅读的“核心”，
让那些陌生人和他们的生活、想象以及梦进入
到我们的视野，并获得了理解和尊重。“他的去
世，让我感觉也是自己身体中某部分的逝去，
然而在我的体内、文字中，包括阅读中，他也
会获得无数次的复活。”

大师已去，但他留给世界的教益却长存。
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马尔克斯仿佛密室的一
道机关，触碰到他的瞬间会激起人们长久的战
栗和回溯，虽相隔遥遥，但却得到了不计其数
的中国读者的共鸣，这就是文学经典超越时空
的绝好例证。

一个月前，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英文版在21个国家同
步上市，并被收入“企鹅经典”文库。很快，这部小说掀起了强
劲的“麦旋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等以大
篇幅和重点版面报道这位中国作家和他的小说；亚马逊网站
上《解密》的销量不断增加，甚至连作家本人都略感吃惊；今
年，还有 35 个国家的读者将阅读到不同译本的《解密》。《解
密》里到底埋藏着什么秘密？能在出版后的 12 年间保持畅
销，并在眼下受到各国读者的追捧。这背后的坚持和辛苦，麦
家知道，麦家的朋友们也知道。

4月20日，莫言、李敬泽、麦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坐而论
道”，谈论麦家《解密》的“重新出发”。距活动开始还有半个小
时，会场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挤。主席台前的空地、两侧
放杂物的桌子，甚至连三位嘉宾在台下的座位都被喜欢麦家
的读者占据。出现在人们眼前的麦家似乎有些紧张，就像他
说的那样，听别人当面谈自己的小说，总归还是有些别扭，以
前只觉得批评让人不舒服，现在发现好话也会把人压垮。

为什么是《解密》？为什么是麦家？

此番《解密》在欧美的走红与“企鹅经典”文库不无关系，
这也是“企鹅经典”文库首次收入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与此
同时，麦家也成为美国FSG集团书单上的首位中国作家。为
什么是《解密》？为什么是麦家？麦家觉得，自己总有点儿神
秘的运气。他更愿意相信，这份运气是他善良、质朴的老母亲
带给他的。

莫言由衷地为麦家感到高兴，他认为，《解密》跟过去的小
说都不一样，麦家在这个领域里算是一个拓荒者。小说选择
了一个非常独特、也很难处理的题材，但麦家把它处理得很
好。多年以前，自己也曾经与麦家有相同的经历，在军队里做
情报工作。刚开始写小说时，莫言也想把那些年收集的素材
写出来，但觉得这类题材的困难和限制太多。他说，我没找能
到“解密”的方法，但麦家找到了。

2002年《解密》在《当代》发表时，李敬泽曾撰文写道，这部
小说让读者通过麦家“阴冷而偏执”的叙述，看到了“我们的心
疼”，和一部小说可能不速朽的可能。时隔多年，他依然坚持
当初的判断，认为麦家将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引入了中国文学，
这正体现了其作品的独特性。与中国文学注重身心的传统相
比较，麦家更注重对人类理性和智力的探索，而这一点在西方
文学中是有传统的。作为对这一世界性主题的回应，麦家小
说受到读者欢迎，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他说，“麦家像博尔
赫斯一样对人类理性的限度、力量和疯狂，进行深入的想象和
理解，他是一个对世界有着巨大想象力和表现力的作家。”

《解密》最终解开的是人的秘密

《解密》讲述的是一个破译密码的奇人容金珍的故事，这
个数字天才在神秘的701从事着一场智力战争。说起自己小
说里的人物，麦家认为，无论是容金珍还是斯诺登，他们都是
为国家安全而修行的人，只不过前者为此感到无上光荣，情愿
为此自焚以示忠诚，后者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硬币的两
面，背靠背，注定要扮演着一半是英雄一半是死敌的角色。但
无论怎样，他们都是被上帝抛弃的人。可悲的是，不论是哪个
国家都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人。

说到底，麦家在小说中探讨的依然是人的命运，从这个角
度来说，《解密》最终解开的是人的秘密。莫言认为，这正是麦
家小说的成功之处。《解密》的核心和本质是人物，麦家遵循了
文学经典的创作规律，是贴着人物来写的，所以塑造的人物个
性鲜明，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主人公容金珍在破译
密码的过程中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正是在这种困境中人
性不断遭遇考验，人物也逐渐鲜活起来。而小说最打动莫言的
地方，就是容金珍耗费了大量智力和精力，却在最后关头丢失
了公文包，让一个能力才智远不如他的人破译了密码。其中涉
及对人的智商、情感、灵魂的种种考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敬泽认为，麦家是一个很难归类的作家，他多少算是当
代文学的一个“异类”。以麦家作品受众之广泛，尤其是改编
为影视剧后的影响来看，麦家的小说可以被称为是“日用品”；
而以他小说的品质和风格来看，又是“奢侈品”，他把重要的
主题放在中国经验里进行拓展、创造，极大丰富了读者对人的
认识、理解和想象。他选择一个特定的方向、角度和层面，从
一个很小的刀口进去，打开、创造一个小宇宙，让我们了解什
么是真正的人性。小说结尾，容金珍在养老院里像孩子一般
生活着，智力的强大和脆弱在这个人身上凸显出来。“麦家涉
及了以往文学作品中较少触及的领域，回到了中国哲学的传
统智慧——以柔弱胜刚强。”

《解密》重新出发 期待新的突破

一直以来，麦家本人对自己的作品被归入“类型小说”感
到不平，他相信，自己坚持这么多年的文学观念还有更丰富和
深刻的内涵。此次面对西方媒体的盛赞，麦家表示了一贯的
冷静和理性，他说：“《经济学人》评价《解密》是一部伟大的中
文小说，和许多人把我的小说归为通俗文学一样，都是因为他
们并不了解我和我的作品，或者说没有真正了解。我真的以
为，我的小说写得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但也不仅仅是一个好
看的故事。”

《解密》是一部可以反复阅读的小说，李敬泽谈到，这次
《解密》重新出发，更多了一种“在路上”的意思。一部作品能
不能成为经典，是由读者决定的，只有读者的一次次阅读才会
赋予一部小说经典的品质。他说，衡量一本书好还是不好，其
实很简单，相隔多年，你是不是愿意再次阅读这部作品，能不
能从中发现以前没读出来的意味和空间。

莫言劝老朋友没必要在意被归入哪一类，他觉得，这个问
题对作家而言并不重要。所有文学都是类型文学，不是这个
类型就是那个类型，或者是几种类型的综合。如果一个作家
能创造一个新的类型，这个作家就是了不起的。那些能进入
经典行列、可圈可点的小说，胜在它们个性鲜明，开辟了写作
的领域，创造了一种写作的方法。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麦家曾在郁闷时说，自己以后再也不写这类小说了。可
说归说，打转半天，还是舍不得。莫言觉得，没有必要在乎别
人的评价，只要自己认为有意思，就可以继续写下去。他期待
麦家放开手脚，把世界各地的素材拿过来，经过想象加工，熔
铸成更加精彩的文章。

“麦家有好几次说要写爱情小说，我倒真想看看他写的动
脑子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李敬泽说，每个作家的特点其实也
是对自己的限制，如果麦家能在别的题材上写出有意思的小
说，那他就更可能是个有意思的大作家了。

麦家《解密》，重新出发
□本报记者 李晓晨

本报讯 4月19日，由中国作协港
澳台办公室、浙江省作协联合主办的

“2014 两岸新锐作家创作座谈会”在杭
州举行。

尽管大陆与台湾作家的交流已逐
渐深入和多元，但两岸具有代表性的青
年作家面对面尽情畅谈文学的情况并
不多见。在几天的会议中，台湾作家吴
钧尧、许正平、谢文贤、苏飞雅、刘中薇、
伊格言、杨寒、徐誉诚、陈榕笙、黄琪椿
与大陆作家金仁顺、梁鸿、冯唐、魏微、
艾玛、黄咏梅、东君、路内、付秀莹、张
楚、朱山坡、谢宗玉等 24位作家畅谈自

己的文学写作，并就“文学处境与市
场”、“当今时代的文学书写”、“网络时
代的文学”等话题各抒己见，与大陆多
家文学报刊的主编对话交流。

参加此次创作座谈会的两岸作家
均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如今正是汉语
写作的中坚力量。参加座谈会的台湾
作家除了致力于小说或散文创作之外，
还有的从事了多年戏剧创作、儿童文学
创作或创意写作研究。座谈期间，他们
为大陆同行详细介绍了台湾文学写作
者所面临的环境和挑战、作家如何在城
乡环境的转变中完成自洽与创作、网络

时代部落格（博客）写作对文学创作的
影响、台湾地区文化出版近况、市场对
作家创作和读者阅读的改变等情况。
大陆作家则从讨论多元化时代的文学
现状到回望个人创作，内容无不紧扣当
下文学书写。在讨论中，两岸作家发
现，尽管大陆与台湾的文学生态不尽相
同，但作为创作者，他们的关注与焦虑、
面临的环境和挑战确有相似之处。而
面对时代的喧嚣复杂，两岸青年作家的
回应可概括为：坚定地写作，从日常生
活中发现写作的生长点，并不断寻找和
调整适合的写作方式。 （王 杨）

两岸新锐作家在杭州座谈

挥别大师 教益长存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去世


